
1 
 

女媧變身 
                                                                                                          作者 鍾喬   王識安 
 
                              

觀眾將走進一處由鐵絲網纏繞起來的封鎖區中。進場音樂結束後，舞台出現<女媧變身>的

廣告影像(無語言、無文字 的新版) 。後接，唸歌詩人曾伯豪唸唱一段:〈牛仆吃草〉 

  

牛卜吃草  改編自恆春小調 

 

牛卜吃草坐草埔    有草毋草伊知路 
草場可憐全爛土    金屬汙染無法度 
今嘛實在足飢荒    上山落海無食飯 
較早種田渡過頓    到擔樹腳作眠床 
小弟帶佇西瓜園    三頓都喝南風湯 
人人苦一阮苦兩    無人像阮苦十全 
第一煩惱家內散    第二煩惱子細漢 
山窮海竭無通趁    空氣害阮全全癌 
工業發展現代路    害阮失妻真艱苦 
身苦病痛沒人好顧  親像目皗失明行無路 
 

序章 鬼島 
 

這裡是稱作「風盛谷」的一個被遺棄的村莊，遠近荒蕪一片，不見人煙與任何生息…陣陣

海風聲夾雜著劇烈的機械齒輪絞動聲，侵襲進觀眾的耳際…；舞台上，映現一張經過變形

處理的六輕398支煙囪的黑白影像，另一側是不斷緩緩浮現以下文字的字幕牆。待觀眾坐

定，燈全暗。 

 

「風盛谷」是一個河海交匯口的村莊，在「風之塔」長久排放神風以生產價值連城的「風

之玉」下，導致作物衰敗，土地、河流汙染且村民紛紛因為血液病變而死亡。在人口漸漸

因血液病變而離去的狀況下，形同廢村…值此之際，恰好讓「風之塔」有機會以鐵絲網將

村莊圈地封鎖，轉變成人體血液與作物基改的生化實驗基地。 

 

剛出道的自由寫作者迷娃，以寫作科幻小說在網誌發表而自得其樂。她坐台階前在，朗讀

自己的作品，拿起一只蒙著沙塵的鏡頭…。Dr.w 的錄音檔案出現，他並且緩緩出現在陽台

上。 

 

迷娃：在那場核爆後的春天，整個島嶼完全陷入一片黑暗中，在探索隊經歷數

十年的清理，確認幅射塵已漸漸埋入地底，並徹底將島嶼歸位於鬼島的位

置，公佈於世人之後… 

DR.WALKING (身影)：你已來到一片廢墟中…剛剛是妳自己寫的科幻小說嗎？

有潛力！恭喜你了！ 

迷娃：沃爾德、金因著製作一檔「後核能時代」科技節目的特殊機緣，帶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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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由科學家、地質學家、人類學家、還有幾位兒童繪本作家以及著名生

態詩人等等一行共35人…來到這座島嶼… 

DR.WALKING (身影)：我要很高興的通知你，經過詳細的考量後，我們決定邀

請你來「風之塔」，替我們革命性的事業體，作帶狀性的專題報導… 

迷娃：就在這片沙灘上，他撿到這只蒙著沙塵的鏡頭。一開始，它只不過再平

凡也不過的一個鏡頭… 

DR.WALKING (身影)：雖然，可以這麼說，依你的寫作歷練而言，恕我直言你

幻想是夠的，但缺少真實… 

迷娃：可是當他拿起鏡頭朝向家鄉的方向時，在視線以外的一片塵土中，傳來

一陣勾動他靈魂的聲音… 

DR.WALKING (身影)：我們此次找你來，正是讓妳的幻想能落實到科學真理的

一次大好機會…總之，恭喜了！請靜候…很快的…我們的行政公關部門，

便會與你聯絡…。 

迷娃：你是… 

DR.WALKING (聲音)：叫我 DR.WALKING 就可以了… 

迷娃：你…你在哪？ 

 

燈暗。 

 

第一章 風之塔 
 

DR.WALKING 是「風之塔」的超級研究員，他在遠處高階上，神經質地說著內心獨白。

一旁，他的母親：濁，被關在一間類似廠區實驗室的門裡…掙扎著想脫身。 

 

DR.WALKING（以下簡稱 DR.W）：我們生存在「風之塔」下；而這島嶼也只有

靠「風之塔」的存在才能生存下去…。我們的石化產品「風之玉」是一種

革命性的生產；現在為了解決「風之塔」附近，不斷滋生出來的作物病

變，生態變形以及人的血液病變的問題，我們透過與國際最知名的基因改

造企業 孟山都 的合作，將以創新和技術為全世界的農民帶來成功收益，幫

助他們生產更健康的糧食、更好的動物飼料和更多的纖維；同時，我們致

力於減少農業對環境的破壞…我們將以未來這項革命性的做法，讓全世界的

人們都相信：就算在一片受過核汙染的垃圾堆上，也能長出豐美的西瓜和

美麗的稻穗… 

 

濁掙扎著，發出劇烈聲響。DR.WALKING 走了過來開門…濁闖出門…。 

 

DR.W：你這樣…唉…你知道我多心疼嗎?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我故意要這

樣…但，你知道…不是呀！是我需要你呀…。 

 

濁只是笑著，握起一掌黑土，團成似乎是人形的一只泥巴。拿在掌中，笑著… 
 

濁：（摸著 DR.WALKING 的臉頰）我吃了我的血肉，而後，將他們都化做血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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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到一側）看來是愈來愈嚴重了…該怎麼辦？但研究不能中止呀！這是

我窮盡心血的結晶；也是家鄉唯一的出路。 

 

慣性地看著手機，慣性的自言自語的回話；這一段，我們將鋪陳 DR.W 與他已死去父親的

關係。顯然的，DR.W 一直想像著他自己不斷龐大起來的影子，就是他已經過世的父親—

—前風盛谷的總裁。 

 

DR.W：是的，總裁…當然，保持海岸線的封鎖，但不影響我們港口的每日吞吐

量，這毫無疑問是我們私人的港口…很快的，也就要變成我們私人的土

地…白手起家，不忘回饋自己的鄉親鄉土！我們將搶攻時間，完成生化實

驗的期程。是的！總裁…很快…我們便會再見面了！晚安…總裁… 

 

濁：他已經走了…留下這塊土地和高塔給我們…他已經走了！你為什麼還這麼

依賴他！ 

DR.W：他沒走…他永遠會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村民、活在世人的心中… 

濁：世人心中…你什麼時候變成傳教士了啊！村民心中…村民都已一一離去…

要不搬到不知何處去…都是他留下來的後果。 

DR.W：你胡說什麼…該吃飯了！吃飯後，要…（哄媽媽記起什麼） 

濁：（癡笑）哈…要鑽進海裡，和溪王一起去找他，要問他：村民都沿著那芒草

紛飛的母親之河，流浪到哪裡去了… 

DR.W：別胡鬧了！吃完飯，要照醫生的規矩吃藥了！ 

濁：醫生誰呀…像黑影一樣！吃飯了！黑影醫生；吃飯了！吃飯了！黑影醫生

的繼承人！ 

DR.W：（裝作順從）是的，吃飯了！ 

濁：吃甚麼… 

DR.W：我親手做的，你最喜歡吃的… 

濁：（摀住對方的嘴）噓… 

DR.W：你又怎麼了… 

濁：（將碗筷強交還給兒子）我不想吃… 

 

濁只是笑著，突而，便從背袋裡取出泥人…並要兒子和他一起玩遊戲… 

 

濁：女媧摶土造人，煉石補天…有一天，變成了蛇身人面的模樣…來呀…還記

得嗎？你小的時候，我帶你到旱溪的芒草叢去玩捉迷藏…你差一點… 

DR.W：（笑了）怎麼會不記得呢？（哄對方）妳呀！說是要潛到河海的交會口

去當鰻魚精，如果我抓得到你，你就帶我到天空去旅行…那時的天空，好

晴朗，一片烏雲都沒有… 

濁：對呀…（看天空，良久）現在這雲，像一片好大好大的魔鏡…連接這那下

面大煙囪的一陣陣魔煙… 

DR.W：（也看）甚麼煙？哪有甚麼煙啊…。（哄對方）我要給你吃藥了！還要打

一根血清解毒劑，就能將你血液裡的重金屬給一步一步清理乾淨… 

濁：歐！這樣…我就只看到魔鏡…看不到魔煙了！是嗎？ 

 

母子倆，仍玩著捉迷藏的遊戲。母親閉上眼，裝作魔煙，說: 「我來找你了！來找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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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裡…」DR.W 背過身去取了一支特殊的注射筒，站立。濁也站起身來，回頭看兒子

一眼，溜出門去。 

 

DR.W：（背身站立）還記得吧！那天捉迷藏…我走失了路，一直到夜色晚了，

我終於找到你了…你記得，你向我說了甚麼嗎？（回過身來，發現媽已不

見） 

DR.W：（慌張）這裡是封鎖區，你不能亂跑呀！你去哪裡了！ 

 

濁在黑暗處的不知哪裡…伊說話了… 
 

濁：傻孩子，沿著出去的路回來，就找到回家的路了…！ 

 

DR.W 手持針筒，望著站立的自己，垂首…匆匆準備出門…要去找濁。沒想到，迷娃——

自由寫作者，背著包包站立在他實驗室的門前… 

 

DR.W：歐！果然準時來了… 

迷娃：對！我來報到了！ 

DR.W：歡迎來到這裡，你我的家鄉。 

迷娃：您好，你就是那知名的…Dr… 

DR.W：歐！客氣了！叫我 Walking 就可以了！現在網路上流行用與自己身分匹

配的名子。 

迷娃：所以您…到處…行走… 

行走：可以這麼說，我行走世界…而且，為了環保、節能、對抗地球暖化，我

盡量以行走來避免二氧化碳的產生…這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你呢？ 

迷娃：哈…（冷冷一笑）你行走，我迷失…叫我迷路的娃娃，「迷娃」好了！ 

DR.W：所以呢？有什麼特別的訊息想向我傳達嗎？ 

迷娃：倒沒有…我缺錢，我找尋題材…我還沒成名…這也是一趟旅行… 

DR.W：OK！一趟青年返鄉之旅的寫作。完全如我所預期…這麼說好了…我找

你來寫這篇特稿，是希望你能從相信科技對發展有絕對助益的角度，思考

這專題的方向… 

迷娃：歐！是嗎？這我會好好想想，但我也有問題想請教您！ 

DR.W：問題？（刻意）你不也剛回到這裡？是吧！ 

迷娃：酢漿灰蝶，你知道吧！  

 

舞台上出現福島核汙染後大和蜆的靜照，迷娃扭曲的肢體… 

 

DR.W：你小說中的主要符號與意象，寫得不錯…我都讀了！在妳寄給我看

以後，我總想到我們家鄉的年輕一輩，其實本來就可以在自己家鄉，

用創意來為這片天空彩繪更多的色彩…。 

迷娃：是嗎！我的小說裡，最後…闖入那沙塵滿佈的鏡頭裡的，恰恰好就

是僅存的一隻叫做：風向球的大和蜆，是它為這淪為廢墟的鬼島，找

到最後仍有一絲殘喘呼吸的翅膀…和生存的風向…我是這麼想的…。 

DR.W：我讀了！都讀了…你想以「大和蜆」，來列比想像中的鬼島和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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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福島。這是一種企圖，絕對是沒錯的。但，話說回頭，福島核災

的經驗…與眼前妳踩在這片土地的經驗，完全是兩回事！更何況，這

裡並非鬼島。 

迷娃：是嗎？輻射物質影響的基因變形，和你們的生化研究，當真是兩回

事嗎？ 

DR.W：就說嘛！你的想像力夠科幻，對於現實的觀察卻待進一步多重驗

證。「大和蜆」原本有雙大大的翅膀及大大的眼睛；輻射污染後，翅膀

沒了，眼睛瞎了…這叫：基因變形。  

 

舞台上出現美麗正常飛蝶的形象靜照。  
 
DR.W：我們的工作則是要把蝴蝶大大的翅膀與眼睛給重新找回來…  

迷娃：是嘛…（換話題），我是寫科幻小說的，沒太多寫作新聞的經驗耶！為什

麼找我…？ 

DR.W：第一，年輕人嘛！絕對需要工作機會；第二，你舅舅的故事，不由你來

寫，誰寫呢？ 

 

以撿來的那只蒙塵的鏡頭，朝觀眾專注像拍照，舞台上便出現另一張變形後的海岸與六輕

煙囪的巨照(no.1)。迷娃刻意將鏡頭朝向剛剛的方位…警覺的神色… 

 

迷娃：你是知道的…博士，我小叔還住在這封鎖區裡…在這「風之塔」的下風

處。他還在種西瓜嗎? 

DR.W：當然囉！我們給他孟山都最新發明的基改種子，保證他種出又圓又大的

西瓜來！ 

迷娃：這裡已經有十幾年，種的西瓜只有開花不結果，（台語）就是人家講ㄟ

「肖叢」。 

DR.W：現在不必擔心這個，我們已經成功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迷娃：是嗎？那為甚麼還封鎖這個區域呢? 

DR. W：你有感覺到了嗎？ 

 

舞台上出現一具顯然走得很緩慢的時鐘影像 
 

迷娃：感覺到甚麼？ 

DR.W：從你進來這裡…直到現在，你眼前得景像變得愈來愈慢了！你聽到的、

聞到的、嗅到的，也將變得愈來愈慢…時間在這裡正漸漸變慢中… 

迷娃：少來了！你是要說：你將時間給變慢了嗎？！這是你要為「風盛谷」寫

的科幻小說嗎！我可以考慮參你一腳。如果，你告訴我封鎖這地區的理由

的話。 

DR.W：生化實驗，是本企業的最大專長，封鎖是為了實現村民對「風盛谷」的

願景；我將在這裡創造時間的奇蹟！ 

迷娃：時間奇蹟！看來你比我更有想像力！ 

DR.W：不是想像，是真實的！我父親遺留下來的文件中，數度提起他將利用時

間沙漏在這裡創造出時間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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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聞劇烈的爆炸聲響…DR.W 急著趕回去處理…迷娃也隨後跟上要去採訪 

 

迷娃：甚麼聲音，應該就是爆炸聲…沒錯吧！ 

DR.W：「風之塔」例行的鍋爐反應而已…我回去看看… 

迷娃：別呼攏我…我得跟你去採訪… 

 

舞台另一端是封鎖區的鐵絲網下，扁擔像家將一樣進場，手裡揮著一把扁擔。迷娃遇扁擔

舅…留了下來… 

 

迷娃：阿舅！ 

扁擔：歐！是你喔！怎麼會回來這沒有人的家鄉… 

迷娃：(台語)歐！有頭路…回來做採訪啦… 

 

扁擔突而在一陣打擺子中倒臥地上，迷娃蹲著、有些慌張看著… 
 
迷娃：你怎麼了！怎麼了！ 

扁擔：沒啦！最近村裡在拜溪王，我有時感覺自己好像跟著起乩，有時又覺得

很渴。身體裡像是中了毒似的… 

迷娃：你是不是受到甚麼汙染而患了怪病…我看過的重金屬汙染人體資料顯

示，重金屬汙染是沉默的殺手，一開始潛伏在身體裡，而後轉成癌症…

但，也有非常少數案例，因為神經末梢被汞侵犯的原因，身體會有打擺子

的激烈反應…。 

扁擔：你在說什麼?什麼殺手！說給人家驚的嗎?博士不是都有給我吃藥打針…

應該不會吧！ 

迷娃：我扶你去樹下！ 

扁擔：沒事啦！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此時，突而又有劇烈的爆炸聲傳來。 

 
迷娃：怎麼回事?是工廠的渦爐運轉出問題嗎? 

扁擔：誰知道…每一次爆炸後，我們這出海口的上空都紅通通的，像是炸彈在

港口轟炸一樣… 

迷娃：你好一點了嗎！我要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扁擔：好吧！你去吧！ 

 

看著紅通通的天空，想起戰爭，他又打起擺子…在「死旗」的 一堆衣物裡亂翻找，竟找到

一件軍服，穿上…混亂中，他說著… 

 
扁擔：其實，在阮這個庄頭，很多人都往生了。但是他們都會回到我的身體裡

來，這樣他們的靈魂又都找到了一種活下去的妄想。 

穿著軍裝…他將在場的觀眾，都當作村中離去的村民，和大家說起故事來… 
 
扁擔：（普通話）大家好！我是「平安」…扁擔的叔公，現在來暫時住在他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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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裡…。（閩南話）阮大家村民歐！恁有人還記得我嗎…（朝一位觀眾）喂！你

就是海口才仔ㄟ後生嘛！對否…我被徵去大陸當兵時，你爸爸才出生咧…。 

 

（閩南話）你問我，我為甚麼穿這身軍裝…。(普通話)報告！七十師139旅台籍

國軍，1946年冬天，從基隆整軍出海，三天三夜後抵達徐蚌會戰的戰場。會說

國語，通訊、砲兵、廚房兼補給…（吶喊）殺… 子彈快速地穿過我的胸口,血不

停地流下,就像小時我貪玩被河裡的鰻魚咬到的傷口一樣,止不住的血流出.我倒

在一層又一層已仆倒的人身上. 聽到他們說：「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啊！」就聽了

這句話，我決定一定要回家呀！ 

 

（普通話）家鄉就在眼前了.南風一陣陣吹過來. 空氣中有酸臭味. 在涉水經過村

庄前這條乾旱「母親之河」時，遇上一位又一位和我一樣，揹著自己沉重的靈

魂，卻妄想再回來這塊土地看看的鄉親，（閩南話）尹攏問我說：「故鄉在哪

裡！故鄉就在我們腳底下了嗎？」（普通話）肺癌、肝癌、胃癌、口腔癌、大腸

癌…子宮癌、乳癌…(閩南話)伊攏排成一列隊形，像是軍隊裡的士兵，，伊

講：「阮攏是同路人啦；阮要繼續行，要找到回家鄉的路…」 

尹還問我：「扁擔勒！扁擔勒！」我講：「恁找扁擔要做甚麼？」伊一口氣都作

伙說：「阮要住在他身體裡呀！伊ㄟ身體勒！伊ㄟ身體在哪裡！」 

身體打擺子般像是中毒…卻一口氣撐著… 

（閩南話）我講：扁擔的身軀就在村子裡最後那塊…那塊…田地裡…等恁

呀！」 

一口氣撐完，扁擔脫去軍裝，像要迎接村民進到他身體，卻緩緩不支而倒地… 

我在這裡，我是扁擔啦！我的身體在這等你們啊！ 

 
燈漸暗 
 

穿插 ＮＯ.1 

舞台地面先出現濁水溪+煙囪的(影像 No.2)。而後，燈光漸亮，音樂聲+村民心跳聲；與

此同時，演員以自己的身份登台，準備告白： 

 

A（馨儀）靜態告白：前往麥寮，直面六輕開去，那根根煙囪真是呼嘯的怪

物，398隻滅絕的獸，拯救的英雄在哪何求？吹南風時，會有大隻黑龍由那撲

來，帶著酸臭滅絕。我卻是帶著羞愧地慶幸，好險現在不是吹南風。 

B（識安）靜態告白：走在村子裡，望著一整排頹圮的紅磚三合院，據說都是

因為癌症死亡無人為繼的老宅，而沿著這整排令人哀嘆的老房子走上河堤，遠

方隱約可見的煙囪持續不斷運作著；心底恨不得把工廠所有的高層都抓來，強

灌他們煙囪的臭氣，逼著他們赤腳走過整座村落的每一寸土地，用心體會空氣

中瀰漫的無盡悲戚。 

 

C（阿明）靜態告白：踏進台西村，看見的大都是老人與小孩，年輕人都住在

大都市或都市邊緣，可是台西村卻比邊緣更邊緣，他們的生活離都市價值太

遠，所以都市的目光從來就不會放在這行將就木的農村，是誰害了這祖居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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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河濁水溪畔一代過一代純樸的村民，老人指著對岸矗立著398根排放著濃烈酸

臭味的煙囪。 

 

D（李薇）靜態告白：一望無垠的木麻黃防風林，井然有序地排列著，繁茂的

綠葉高度及胸，好不容易才得以殘存樹梢的禿枝，暴露在海風中，看起來稀稀

疏疏地搖曳，刺骨的海風從禿枝縫間襲來，忽——忽——不時呼嘯而去，小鳥

似乎與風兒嬉戲，全身承受的強風，飛起卻不斷後退。 

 

燈暗。影像 X.Y.Z 出現.. 。 

燈亮時…。 

(12月3/4月紅)( 12月5/6)立儀牽著里美的手，提一桶濁水溪的土走向舞台中央，將土倒

在舞台上，將土給抹平…站立…說話後…離去。 

月紅:15歲離開家鄉到五分埔車衣做女工,但我一直站在家鄉的土地上。我擔心這樣的空氣

給孩子帶來的威脅。 

立儀：我不離開，但是這樣的空氣給孩子帶來的是立即的威脅，就算有一天，我不得已帶

著孩子離開，我們將永遠站在家鄉黑色的土地上。 

燈暗 

 

第二章 時間沙漏 
 

燈漸亮，濁現身，但她頭上戴著一頂工業區遺留下來的防毒面具。 
 
濁：女媧忽然醒來了。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

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暖暾

的將伊的氣力吹得彌漫在宇宙裡。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就看見了你，在

他巨大的影子下，拉我進去一起編織一個裝滿謊言和騙局的網… 

 

Dr.W 現身，卻彷彿是濁腦中的聲音與她對話著 

 
DR.W：這不是謊言，是時間的奇蹟！時間呀，在我們風盛谷裡漸漸變慢了！這

可是他遺留下來的文件裡所提到的奇蹟預言，我們再也不用害怕死亡。 

 

濁：我總是夢見自己的血管裡滿溢著潰堤的血水！那血是黑色的濁流，逆著村

莊堤防外的河道，往上游…像夏日的洪流般，不知要奔向哪裡…下一刻，

洪水溢出了堤岸，張開黑色的血盆大口，吞沒了村莊前那一整排的老厝…

啊！一根樑柱在堤岸上飄過來、盪過去…活像一具浮屍一般，張著無言的

嘴巴。像要和我說些什麼…永遠無法猜測的什麼！ 

DR.W：這都只是夢！你吃了藥，昏沉了過去…但是，你不都又醒過來了！…雖

然扁村民最近又接連發作了好多次！就最新的血液醫學報告顯示，我給你

們服用的藥物，愈來愈抵擋不了新變型的病毒了…但只要有了那神祕的

「時間沙漏 

，將風之塔上空那個破了洞的一角給補起來，讓時間變慢…我們便能活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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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封閉的實驗區裡，與外界隔絕…像一處科學新世代的桃花源，每一個

人都能活得更久，不怕死亡的到來…難道你不關心他們嗎？ 

濁：是這樣嗎？都是罪…現在回過頭來吞噬…吞噬…文件，你說的文件在哪

裡？ 

 

DR.W 沒有回應，背過身去，濁一人獨白…子宮裡是滿滿的汞和鎘…還有指涉是嬰兒時的

兒子。這時，DR. 會再從後面現身，看著濁…。 

 

濁：我又看見自己身體裡的血管，在那逆沖的河道上，滾滾濁流朝著我的子宮

奔流而來。我夢見你圓滾滾像一顆小西瓜般，在我肚子裡的水床上滾動…

滾動。外頭就是我們一起夢想的旋轉木馬…轉呀！轉呀！突然間，我的身

體一陣子的抽動、痙攣…我看見你扭曲的身體在我的身體裡不斷擴大、擴

大、擴大…我的肚子裡全部都是 pm2.5突變而成的汞和鎘…你歪曲的臉、突

露的眼珠和扭得像樹根的手，像是一本被泡在實驗用的玻璃瓶裡的童話

書，你要向我說什麼說不出的童話故事…而那黑影就站在那玻璃瓶子外的

實驗桌旁，他慌張地笑著…笑著…說不出一句話來…恐怖呀！多麼恐怖的

一場夢呀！ 

 

扁擔活像一具遊魂現身。 
 
扁擔：（大聲）渴啊！是你歐…博士咧?他說要給我新品種的基改種子,怎麼不見

人影? 

濁：還在海埔的那塊下陷的土地上種西瓜啊.不是鹽化狀態越來越嚴重了嗎? 

扁擔:無洌驚啦.博士說:基改的種子不怕鹽分啦.再怎麼說,那都是祖先留下來的土

地呀. 

濁:你還好吧！活像一具遊魂似的，在這裡盪來盪去的… 

扁擔：我想是身體裡的重金屬在吞噬我吧！渴呀！ 

濁：你還撐得住嗎？ 

扁擔：我還可以！用我阿公的靈魂在身體裡抵抗著。但是…我自己的靈魂好像

都要從我身體裡被抽光了…阿公…阿公…（頭暈跌坐）渴呀…這乾旱的大

地！博士給的這些西瓜種子是可以開花結果沒錯，但怎麼樣也沒有我們年

輕時候種的好吃，而且不到一兩年，就又要買更新的種子，那些蟲子夭壽

厲害，人要是有這麼厲害就好了。 

濁：好幾晚我都看見了這裏又像以前一樣，到處都是滿滿的西瓜田，每個人拖

著好幾輛貨車載著西瓜在大馬路上叫賣，老街上滿滿的人，附近好幾個庄

頭的人都特地跑來買。 

扁擔：作夢還以為是真的。但是，我們需要母親之河的水，才種得出從前的那

種西瓜來！ 

 

迷娃從地道裡爬出 
 

迷娃：這從實驗室延伸過來的地道一頭通往攔河堰…另一頭… 

濁：另一頭…通往未知的神話…「時間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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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娃：你是指 DR.說的「時間沙漏」…。可以將「風盛谷」時間給靜止下來！ 

濁：它另有神奇的作用… 

扁擔：什麼樣神奇的作用？ 

濁：我們被風給封鎖在一個密閉的玻璃屋裡，外頭的人都指指點點我們是這世

界最後的難民；溪床上在乾渴中起乩的溪王，他手捧著一個像沙漏般的啟

示錄…他說：「將沙漏放在神秘的大樹下，一切都將改變…」 

迷娃：怎樣的改變… 

濁：我不知道，我要去找溪王…我要去問他… 

 

濁說著，隨之鑽進地洞裡…朝地洞另一端前去…這時，吟唱詩人曾伯豪唱：〈南風起〉恆春

調。迷娃與扁擔轉過身去，看著遠方的煙囪，待第二段後，轉身回來看影像 NO.3-- 

 
南風起   詞曲 曾伯豪 

 

南風一起白雲煙    飛來庄頭臭餔蘚 
害得西瓜全悾顛    若要休息魚不願 
 
環境汙染難回頭    等待報應時辰到 
莫怪運命駛還頭    當初看伊歸庄嚎 
 
美麗島嶼是阮家    小小土地同社頭 
黑氣假白雲落喉    人人病痛繏嚨喉 
 
南風起~~~~ 雲變天~~~~~ 

 

扁擔：都以前的事情了！他們都離開了！ 

迷娃：家鄉的問題恐怕還沒結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城市裡住？幹嘛非得在

這封鎖區裡種西瓜啊。 

扁擔：雖然我也不想種這些什麼基改西瓜。但是，作食人嘛！祖先就在這裡種

西瓜了，怎麼能說放棄就放棄…你可能沒印象了，以前這裡還到處都是西

瓜田，你不記得了喔？你小時候都是我給你帶大的… 

迷娃：(閩南話)我知啦！ 

 

扁擔邊說，邊去舞台斜坡下捧一顆 大西瓜 出來 給 迷娃 

 

扁擔：記得有一次趴在西瓜上，結果西瓜一滾你就跌倒了，哭著一直用手打西

瓜，結果打到整隻手都紅通通，大家在旁邊笑成一團。 

迷娃：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迷娃回到童年時候的歡笑時光，幾乎忘我地玩著大西瓜。這時，活像遊魂般的扁擔在迷娃

身後瞧著童年時的女兒…燈暗。 

 

穿插 NO. 2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result_detail.jsp?n_no=12620&curpage=13&sample=âu&radiobutton=1&querytarget=1&limit=20&pagenum=35&rowcount=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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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地面再出現濁水溪+煙囪的(影像 No.4) ，這一次方向卻是倒過來的。而後，燈光漸

亮，音樂聲+村民心跳聲；與此同時，演員以自己的身份登台，準備告白。 

燈漸亮，音樂聲出： 村民心跳聲 

Ａ（馨儀）動態告白：其實他們是最無所求最認命的一群人了，多少人一生就

在這，漁收農耕，靠天地人情吃飯，確遭到此劫。越辛勤耕種的，越是受害，

因為長年待在戶外。是誰說辛勤才有福報？他們的福在哪？詹教授說，妳還是

帶著女兒走吧。許震唐說，原想退休後回來耕種，現在再也回不來了。許桑

說，這裡終將死滅。 

B（識安）動態告白：財團與農民，地方政治派系與黑道勢力，只是想塗個生

存，卻終究必須把自己丟進人與人之間混亂的泥沼；只見孩子津津有味閱讀著

異國風情，許個健康的未來走向遠大吧！ 

Ｃ（阿明）動態告白: 一口氣，多難啊!!悶啊!!咳啊!!都快忘記，年輕時那一口新

鮮的氣了，那放眼就能望見的中央山脈的輪廓，那雙手探入濁水溪口就能滿手

鰻苗的榮景，更愁的是數鰻苗的歌聲也越來越短甚至已然禁聲，一口氣，多難

啊!! 

 

Ｄ（李薇）動態告白：「暴風雨來襲時，滾滾湧過來的海水，使草木與堤防一起

崩壞，由於海水猛烈，即使草木的根已深入土中，還是起不了作用，接二連三

地流走，因此，我們在夜半時，做成人梯，以身體去擋住海水。」面對無止盡

的經濟發展謊言，我們只能用我們的肉身面對面的來抵擋。 

燈暗 
 

第三章 南風 
 

風起，六輕運轉聲出…燈漸亮，扁擔在舞台上種田，一旁是他的一支扁擔… 

 

扁擔：（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插秧，往空蕩蕩的四處找人影，突然間，一隻腳愈陷

愈深到泥土裡）欸欸…！怎麼會是這樣？我的腳越來越深陷進這泥土裡去

了！啊！啊！差些就要給這土給吃掉了！你們快來救我呀！快來呀！你們

是都跑到哪裡去了！留我一個人下來，（拿一把土在手上） 陪著這些把我的

一生都快給吞掉的泥土。（將泥土塗在臉上，跳起車鼓來）來呀！快回來呀！

回來陪我一起跳車鼓舞啦！(好像在跳他身旁不見蹤影的老農友的舞步…)對

啦！就是這樣呀！我們都很久沒在一起種作了！以前，阮在田裡跳車鼓，

就是和土地在談戀愛；現在，土地被我們遺棄，阮攏變作土地的冤仇人

啦…。 

 

 

 

Dr.W 看著扁擔跳車鼓，一會，進場。 

 

Dr.W：扁擔伯，很有精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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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擔：土地看到人沒精神也是會難過的。 

Dr.W：沒有人比你還喜歡這裡了。 

扁擔：你不也還是留著？這裏的祖先神明可是都看著你長大。 

Dr.W：是嗎，現在的情況不會讓你覺得被他們拋棄了？ 

扁擔：他們一直都在，我感受的到他們的歉意、知道他們在等待。 

Dr.W：等待什麼？ 

扁擔：等待我。 

Dr.W：你不怕死？ 

扁擔：真正的回家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你怕死？ 

Dr.W：不怕，我只怕根本沒有誰在等我，就只是閉上眼，進入永遠的黑暗。再

也見不到任何人。 

扁擔：免驚！趴在土地，聽土地要跟你說的話…就是因為你站著太高才聽不

見。 

Ｄr.W 趴著聽土地的聲音，錄音播放： 

 

迷娃：驗血報告是怎麼回事！ 

Dr.W：我在解決問題… 

迷娃：這些驗血報告指證歷歷，難怪你要封鎖這裡！ 

Dr.W：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裡，作物被持續突變的病菌所害，我要找到治療

血液病變的血清，給我時間！ 

迷娃：我要把我知道的這些都公諸於世！ 

Dr.W：我已經請相關部門，把這整個村莊的網路訊號都隔絕，當時間愈來愈緩

慢，我們就都可以活在沒有死亡的時空裡了 

迷娃：沒有死亡的時空！那樣…我們還算人嗎？我們還活著嗎？土地早已經沒

法呼吸了！我不想活在沒有時間的實驗區裡…你說的等活…就是等死！ 

Dr.W：想想你阿舅…你不想和他多待久一點嗎！ 

迷娃：(施工聲)外面那是甚麼聲音？ 

Dr.W：我們要徹底封鎖這裡… 

迷娃：瘋了！你真的瘋了！ 

 

迷娃從遠處大喊扁擔，Dr.W 跟扁擔道謝告辭，迷娃上場 

迷娃：這裡要封鎖了，快點離開。 

扁擔：來田裡陪我跳舞啦！免煩惱啦！我會想辦法把你送出去的。 

迷娃：什麼時候了！還跳舞…走了啦！ 

扁擔：（彷彿看見往生的順仔）順仔！你這樣跳不行啦！卡萩條咧！ 

迷娃：沒時間了！快啦！ 

扁擔：不行啦！我要跟祖先葬在同一塊地上。 

迷娃：你講這什麼話…… 

扁擔：不管怎樣，你要離開這裡，我們家不是基因改造的歐！ 

迷娃：什麼基因改造？ 

扁擔：你不知道基因改造的種子就只能種一次，沒有生殖能力。有沒有男朋

友？帶回來給阿舅看一下。 

迷娃：什麼跟什麼啊，都這個節骨眼了還開玩笑。 

扁擔：我不出去了！…順仔、空仔和阿財啦…做伙來跳車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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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擔自顧自的跳車鼓，在舞台後側；迷娃無奈地蹲在一旁；濁從左舞台地道口出 

 

濁：過去河流從許許多多大小不一的石頭縫間，不停地淌流，暴烈的洪水將石

礫泥沙一起沖刷下來，留下了黑色豐沃的土泥，現在水泥鋪蓋了整個河道，沒

有呼吸浸潤的空間，灰色單調的水泥溝渠將水全帶進日夜不停工的工廠，我腳

下的土地，乾渴的龜裂，沙塵飛揚，泥偶沒有水份怎麼樣也捏塑不起來。 

濁：(對迷娃說)有水嗎？ 

 

迷娃拿出自己的水壺遞給她 

 

濁：溪王說找到「時間沙漏」可以讓這<風盛谷>毀滅而後重生… 

迷娃：也可以將時間停止… 

 

濁：就在這裡度過餘生嗎？還是，應該要去追尋重生的機會？這條通道沿這坡

地往上，原本是「風之塔」為埋地下管線，所挖的地道…它可以通往溪王

那棵樹。 

扁擔：啊！你說的就是南方城市發生氣爆時，我們一起佔領的地道，我和順

仔、阿財還在那裏討論抗爭的行動！好！做伙來跳車鼓來去找呀！ 

 

扁擔將泥土塗在臉上，狀似也瘋狂地跳著極樂的車鼓，濁跟上，也跳了起來 
 
扁擔：跳舞啦！在自己的土地上跳著舞…去找「時間沙漏」吧！ 

濁：跳吧！你是註定要留在這裡，看見毀滅後的家鄉如何再生的…。 

 

迷娃也跟著跳了起來，迷娃扁擔隨後進到地道；留下濁在舞台上做「犧牲之舞」。唸歌詩人 

伯豪 彈奏 月琴 

 

李宜滄唱 RAP：Pm 2.5 

 

A 
在都會最為熟悉的捷運站出口 
人來人往,卻沒有一張臉孔 

專注於另一張臉孔,因為陌生 

你一定會這樣說,是的, 
就是在這樣的陌生中 
我們走進 pm2.5 的天空下 

你一定會問：「什麼？」 
我說「pm2.5 

 
 
A2 
別怪我語氣顯得冷漠或有些不在乎 
這都是向穿梭過街的人群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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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你一定會繼續追問：「什麼？pm2.5 

 
這時,我神祕地戴上一只 N95口罩 

空氣中落下無聲無息的塵霾 
就有很多臉孔回過頭來看我 
表情一致,像是都在說：「沒用啦！」 

 
A3 
所以接下來必須趕在呼吸的下一秒前 
趕在陌生的面龐,還沒轉回頭去之前 

掌握最快最快的語言與節奏 
最快最快的說:一根頭髮的28分之1 

肉眼難辨的懸浮微粒…還有,還有 

直接進入血管,穿透肺部氣泡 

隨著血液循環暴走全身 
瀰散天空,入侵泥土,污染河川 

 
B 
所以,你已回到家了嗎? 

所以,你還在回家的路上嗎? 

所以,你還在呼吸嗎? 

所以,你還在想 pm2.5是甚麼嗎? 

它正一步步靠近你 
像隱形的殺手, 一步步靠近你 

 
如此,跟隨水鄉的足跡 

來到母親之河的出海口 
Pm2.5 只像浮在天空的一片片雲 

勾繪出各種各樣的魔幻畫面 
從魔獸般的398支煙囪  噴出 

而後,無聲無息的 降落下來 

逆流在我們的血管中 

扁擔與迷娃二人抵達<時間沙漏>所在的大樹下，找到了時間沙漏。透過燈光設計，<時間

凹槽>首次出現在舞台中間，三人為在時間凹槽旁。 

 

扁擔：（起乩，變成溪王）這裡是女媧留在「風盛谷」的子宮，把時間沙漏放進

裡面的凹槽，幾百年累積的地下水就會流出來，想要改變就得付出代價… 

濁：女媧子宮裡流出生生不息的水…… 

迷娃：這樣河水就會暴漲，這麼多水一口氣流到下游……風之塔的攔河堰一定

承受不住，我們就可以中止風之塔的運轉！ 

 
Dr. W 上，扁擔變回原來樣子 
 

Dr.W：幸虧我有警覺，不然我的計劃差一點就要被毀了。摧毀總是會有種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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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這點我知道，但少了風之玉的生產，我還有什麼籌碼跟政府談判，保

護這個村莊。 

迷娃：說得這麼好聽，保護？怎麼個保護法？等待你漫長的實驗有了成果嗎？ 

Dr.W：所以把時間沙漏交給我吧！迷娃，你也看過驗血報告，難道你不想要你

舅舅活在沒有時間威脅的世界嗎？ 

迷娃：… 

Dr.W：再說當局和財團勾結，為了掩埋這裏的醜聞，避免輿論引起人民的抗爭，

網路上已經找不到任何與「風盛谷 

相關的關鍵字。 

迷娃：怎麼會…這裏將要成為一個世人所遺忘的村落了嗎… 

扁擔：這裏已經早就被遺忘，大家都離開了，我和這塊土地也都被重金屬污染

了，再這樣活下去也沒什麼意義，我想要土地回到以前的樣子，就照溪王

指示的。 

濁：讓大水摧毀風之塔，整座村莊淹起大水，就像百年前這條河泛濫成災，當

局猝不及防，我們就趁這一片混亂逃出封鎖線。 

Dr.W：等等…我們逃不出上游河堰潰堤的大洪水…就算逃得出去，扁擔伯和受

重金屬汙染的我們，也只有等死一途…永遠活著，不是更好的路嗎？ 

迷娃：我們都逃不出去…讓時間暫停吧！不要急著做選擇，繼續活著就有可

能… 

 

燈暗。DR. 站在未開的汙泥池蓋上方…。燈漸亮… 

 

 
Dr.W：沃爾德˙金悄悄脫離了隊伍，獨自朝著鏡頭中迷霧的方向走去。迷霧像

是催眠曲，夾雜著母親的歌聲。回過神來時，發現自己站在一望無際的海

岸邊，四周是漆黑荒蕪的廢墟。然後，看見了自己，或者說是一位穿著純

白實驗衣的男人。恍惚中好似看見，一隻大和蜆由海岸間飛出，於是那潔

白男人身上流動著的血管。男人的血不是紅的，而是閃耀陰暗著各種金屬

色澤。慢慢的男人開始扭曲，卻仍笑著。周圍的迷霧其實是一縷縷酸臭的

亡魂，在酸腐中自己也開始扭曲..... 。 

 

燈暗，汙泥池打開…。 

音樂、數鰻魚的影像進。四人在舞台後方的汙泥池裡跳鰻魚舞，並綢吊，且誦詩: 生存 

 

睜開眼，看見一起蹲著的身體 

在鐵絲網前，準備站起身來 

霧霾，降落在家鄉每一寸土地上 

 

來吧！來聽聽我們的心跳聲 

錯亂的節拍，是根在田土裡爆裂的聲音 

是鰻魚的靈魂，在劇烈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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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斷了氣的西瓜，在尋找呼吸的方向 

 

來吧！來聽聽我們的心跳聲 

是一具肉體在底層放膽的歌聲 

凝聚著、孕育著多少希望 

在黑色的汙泥裡 

 

紅色警戒、紅色警戒…拉緊我們相連的臂膀 

不在他鄉，就在我們斷了氣的家鄉 

我們呼吸！我們呼吸！呼吸就是一種反抗 

 

起身時，雙腳踩進黑色的汙泥裡 

黑色，是母親之河的顏色 

黑色，是日曬留下的顏色 

汙泥，是勞動生存的疤痕 

汙泥，是抵抗污染的印記 

 

透過燈光設計，<時間凹槽>再次出現在舞台中間。 

迷娃:(拿到沙漏) 機會只有一次，我們該如何選擇？是抱著時間的希望妥協，還

是相信毀滅後的新生？我該相信甚麼？扁擔和濁相信溪王，但溪王是否只是幻

想？博士相信科學文件，但那真的是真實嗎？會不會去相信只是不用自己下決

定的藉口？如果沙漏不會帶來洪水，也不會帶來時間的奇蹟，那我們該…… 

 

燈暗 

里美牽媽媽立儀的手，再拿出一袋濁水溪的土，倒在台上…演員與里美在台上

玩泥砂…舞台影像出現 立儀(月紅)參與抗爭場合的演說紀錄…演說聲音…漸放

漸大，立儀(月紅)也跟著在現場說出他講演的話。 

燈暗。燈漸亮時…伯豪伴奏出場，與開成兩人在台上<落語>。 

Pm2.5 落語 

 

在月琴伴奏及唸唱下，化身做溪王的落語人開成端坐舞台中間。唸歌詩人曾伯豪的在舞台

的另一側。 

 

溪王：就在人來人往的捷運車站，沒有一張臉孔願意多看另外一張臉孔。不是

因為陌生，而是因為熱情被煙霧給遮掩了，而我們就在這煙霧之中，走

入另一處下著 pm2.5的天空下…我是來自濁水溪出海口的溪王..大家好！ 

 
在捷運到站的音樂聲中…以下,路人部分,由伯豪來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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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阿達，你怎麼在這裡？ 

阿達：阿坤！好久不見了吽！欸？你手上拿的… 

阿坤：喔，我昨天收到我爸的驗血報告，然後晚上就夢到溪王…啊你， 

阿達：是啊，我也收到我媽的驗血報告， 

阿坤：所以你也夢到了？ 

阿達：嗯，就我們兩個人嗎？啊溪王不知道來了沒…(回頭嚇一跳)唉唷！嚇死

人喔！你在後面怎麼也不說一聲！ 

溪王：嘿嘿，我早就在這兒等你們啦，還以為，你們離開家鄉太久，已經看不

到我了，嘿嘿嘿…東西都帶來了吧？…好，好 

阿坤：啊你找我們來做什麼？ 

溪王：我們今天啊，要幫台北的人們驗驗血。 

阿達：哈？幫天龍國的人驗血？人家給我們驗嗎? 

溪王：會的，會的，我們邊走邊說，快去買票呀！ 

阿達：嘿嘿，三十年了都沒做過捷運…哇啊！啊你怎麼都會操作啊？ 

阿坤：上面都有寫好不好，你是在…拿著拿著！ 

阿達：喔，謝謝…啊這個我會，在這裡嗶！一下嘛對不對，欸！？他怎麼沒買

票就已經在裡面了？ 

溪王：(笑而不答)走啦，車來了，上車吧。 

 

阿達：欸？啊我們為什麼要給阮港都人驗血咧？ 

溪王：因為 pm2.5啊~ 

阿達：啊？什麼東西？ 

阿坤：嘖，pm2.5啦… 

阿達：什麼 pm2.5？？ 

阿坤：(神秘地戴上 N95口罩)嗯！ 

阿達：我問你什麼是 pm2.5，你是在戴什麼口罩啦！…唉唷！還跟我打啞謎

喔。欸，不過說到口罩，這捷運上戴口罩的人還真多耶，哇啊！快要跟

滑手機的一樣多了。我來問問看…先生先生，請問一下，你為什麼要戴

口罩？ 

乘客：我感冒… 

阿達：喔喔，對對，最近各種流感都很嚴重，保重保重！…小弟弟小弟弟，請

問你為什麼要戴口罩？ 

乘客：我氣管過敏… 

阿達：唉唷！這麼小就氣管過敏喔，保重保重…小姐小姐，請問… 

溪王：喂喂喂，不要到處問了，說不定人家有什麼不方便說的咧。其實戴口罩

啊就是因為 pm2.5，空氣有毒嘛，總得戴著口罩的。而且這 pm2.5，跟你

們父母的驗血報告也有關係， 

阿坤：是喔！？ 

溪王：不然你以為咧，沒事幹嘛驗血？來，給我給我，我先來幫你們看看父母

的驗血報告…喔，我認識他們，農民，與土地共生，中生勞苦，流年不

利，空氣汙染，土地壞死，身體生活，隨之頹圮…嗯，看出來啦！ 

阿達：看出什麼？ 

溪王：他們都是典型的被人吃的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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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哈？我只知道有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怎麼會有什麼叫做被人吃的血

型？ 

溪王：嘿嘿，你說的那種分法實在太一般啦，頂多拿來猜猜人的性格，又能如

何？其實啊，人的血型不過就是被人吃的跟吃人的，還有一種既吃人又

被人吃的。等等下車之後啊，你們也去幫來往的人驗驗血，測測血型

吧。 

 

下一站 pm2.5(四種語言)，門開，三人下車，車外酸臭難耐。月琴聲狂奏 
 

阿達：哇啊！咳咳！這空氣是怎麼回事！？ 

阿坤：對呀，怎麼…咳！怎麼這麼臭啊，咳咳… 

溪王：快去幫他們驗血吧， 

阿達：你好，我幫你驗一下血好不好，欸？別走啊… 

溪王：有了… 

路人：什麼！？我的，我又沒有讓你驗過血？ 

溪王：嘿嘿，早就驗過啦，來來來，我看看…嗯…，上班族，雙薪戶，倆孩

子，買不起房,嗯…看出來啦！ 

路人：甚麼！！？ 

溪王：你這也是典型被人吃的血型。 

路人：被人吃？我又沒犯錯，被誰吃啊？吃人是犯法的啊！ 

溪王：嘿嘿嘿，當然有人吃得了你啦，你被貪官汙吏吃，被財團奸商吃，被公

司老闆吃，被房貸車貸吃，回家還要被老婆…喔！嘿嘿…這就不提了。

嗯？有意思，看來你同時也具備吃人的血型。 

路人：什麼？我一個小市民，怎麼可能吃別人？你說我吃誰？ 

溪王：那可說不定喔，這年頭的社會結構，你不知不覺就能吃死許多人喔~嘿

嘿。哎呀？而且你這血液裡還含有不少的 pm2.5喔， 

路人：怎麼可能，我住在大安區耶，哪裡來的 pm2.5？ 

溪王：嘿嘿嘿，pm2.5無所不在，你住在哪裡都跑不掉的。…來來來，感興趣了

嗎？你們各位的驗血報告都在我這兒呢！別擠別擠！排隊，守秩序！不

是說嗎？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你們兩個幫忙指揮一下…排隊！一

個一個來！！… 

溪王：嘿~呀，忙了一整天了啊？辛苦你們兩位啦，要不要跟我去…(手勢)嘿嘿

喝一杯啊？嗯？不去？累啦？好好，那趕快回去休息吧。嘿嘿… 

阿坤：不知道那傢伙到家了沒…(播手機)…阿達，你到家了沒？ 

阿達：還沒，我還在回家的路上， 

阿坤：啊你還在呼吸嗎？ 

阿達：我還在想 pm2.5的事… 

阿坤：不要想了啦！等一下毒死你，快回家了啦！ 

 

南風起   詞曲 曾伯豪 

 

南風一起白雲煙    飛來庄頭臭餔蘚 
害得西瓜全悾顛    若要休息魚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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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汙染難回頭    等待報應時辰到 
莫怪運命駛還頭    當初看伊歸庄嚎 
 
美麗島嶼是阮家    小小土地同社頭 
黑氣假白雲落喉    人人病痛繏嚨喉 
 
南風起~~~~ 雲變天~~~~~ 

 
溪王：你們大家都回到家了嗎？收到驗血報告了嗎？嘿嘿… 

End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result_detail.jsp?n_no=12620&curpage=13&sample=âu&radiobutton=1&querytarget=1&limit=20&pagenum=35&rowcount=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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